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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llo there

“你的美貌值得永生，奥兰朵。”暗夜中灯亮起。

“别凋零，别老去。”

一袭华服的少女被画上老年的妆，抚上跪坐在她身旁的少年那张性别难辨的脸。聚光灯只打在少年身上，小提琴奏响他眼底的纯真，他屏着气，与女王四目相对的那刻，时机掐得恰好，彩纸撒下，散落在酒红色绸缎上，象征着祝福成真。

他的妆面异常干净，脸颊两侧打了薄的一层橘色，头发盘得中规中矩，是个十足的年轻人模样，与垂暮的伊丽莎白对比强烈。

睁着懵懂双眼，他转过头，看向观众席——一个美而不自知的眼神。

掌声雷动，帷幕拉起，他轻巧挣开“伊丽莎白”的手。

卞白贤沉默看着穿衣镜前的自己，摘掉假发，褪去长袍。奥兰朵他演了不知几次，舞台上容颜永驻的那位英国贵族，一旦卸了妆却再难引人注目。

卸妆乳重新封盖，卞白贤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镜子里的人是自己，却不太像自己。

庆功宴上，红红绿绿的酒杯推拒往转，好一出行云流水的戏，主角卞白贤趴在吧台上看着他们，要了第三杯果汁。

“Orlando——”有人咬他耳朵，他连眼皮都不抬。

“Oh yes.Your Majesty.”拖着尾音，卞白贤百无聊赖地回。

他的肩攀上一双手，长头发就这样垂下来。“See?What a beautiful wallflower.”

她身上不知道是哪种酒的味道这么冲，卞白贤皱眉头。“你喝多了。”拉开她的手，抿着嘴看自己一口没喝的橙汁，无奈还是转过身。“我送你回家。”

长发夹到耳后，女生站直了拿手指戳他胸口。“你好歹演得像一点，连杯橙汁也比不过，我真被你伤到了。”

“噢。”卞白贤转回去咬吸管，“没醉就自己回。”

“其实你也很想融入进来吧。”她在背后说，“妆不卸，十二点半还不走，你的意图真的有点明显。”

卞白贤挠着下巴看吧台小哥调酒，女生下手快准狠掐住他的脸强行把他转过来。“架子倒是一点没变大得要死，学姐说话的时候认真点听！”

“知道啦你好烦！”

“我才是被你烦死了。”学姐看他龇牙咧嘴的样子忍不住笑了，顺带松了手。“我说，你这点努力是不够的，脸皮太薄，人家会以为你清高。”

“想和我们玩就坐过来一起啦！”被她提着脖子，卞白贤呛了一口橙汁喷了满地都是。

结局是胆小鬼在学姐的怒骂里挎上包落荒而逃，等公车的时候卞白贤简直想要骂娘。天知道他多不想再做所谓壁花，但社交恐惧症在他的辞海已经和不治之症划上等号。

月亮一会儿被云挡住一会儿又叫风吹散了冒出头来，仰头发了好久的呆他突然蹬腿站起来：靠，末班车早没有了。


2.knock knock

“我要你承诺，你不会离开我。”

管弦乐渲染出萧索的背景，干冰用得未免太多，卞白贤在烟雾里迷了眼，他很想吐槽道具师，同时也不忘卖力表演，他执起少女的手，落下一吻。“你愿意和我走吗？”

“你在说什么，奥兰朵？你有未婚妻。”

金色的灯熄灭，一瞬转蓝，冰天雪地里卞白贤转身捧起她的脸，风将他的长袍吹起来，他沉声。“我只爱你，萨莎。”

银白的光流转，音乐顿时柔下来，卞白贤颤着睫毛，侧身亲吻她。聚光灯灭，完美落幕。

“抱歉。”收了手，卞白贤苦恼地擦拇指沾上的鲜艳唇釉。演对手戏的女孩子哭笑不得，“被观众发现我们这样，会砸招牌诶。”

卞白贤只是人模人样地鞠躬挑眉，一手在前一手负背，才终于被放过，再起身他几乎虚脱。

你可以说他是个老古董，虽然大学三年级学生还不至于用上“老”这种形容词，可他的某些行为举止确实称得上旧派了，大概和他长期被默认的乖乖仔设定也有关，卞白贤在直行线上刹车，看着红灯默默想着。

可是初吻这种，不能这么轻率的吧，看着秒数倒数，他若有所思。

被已经毕业的那位学姐哄到剧组已经是意外中的意外，只能说他实在很喜欢伍尔芙，大二还曾心血来潮建了一个“伍尔芙社”，最终却没有走下去，毕竟对意识流文学有兴趣的人实在太少，就算有也大多抱着本百年孤独一副高姿态地冷哼：“马尔克斯才是无法超越的好吗。”

卞白贤站在至高点笑看沉浮。

所有人都知道卞白贤是怎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当然也有借着文学的名义前来求勾搭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惨死在卞白贤差劲的交际手段里。

当然这不影响他成为全民偶像，有距离感反倒推波助澜——卞白贤成了一个神秘的人，但这结果是他不想要的。他恐高，不想站在冰箱上。

“唉……”卞白贤趴在车头叹息。

好像听见谁在身后笑，来不及回头一只手就落在头顶，是有点烫的体温。而后一辆机车飞速从自己身边擦过，传过来那个人的声音。“绿灯啦，阿呆。”

卞白贤愣了愣转而莫名其妙，自己难道是什么迪士尼人偶吗？可是那种也要给薪水才让摸的吧？还阿呆？

稳住心神，他正要加速追上去，然而绿灯转红，已经冲出去两米的他卡在人行道上进退不得，交警叔叔见了也憋着笑示意他退到线后去，好不尴尬。

绿灯再亮起，经历过刚才变故特意扣上安全帽的卞白贤突然反思起自己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不是太蠢，还有看路线刚才那人和自己莫非是同校？甩甩头不愿再想，拧到五十迈。

剧院登记上班，卞白贤坐在后台等化妆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剧组的气氛不一般。大家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尤其是女性。

卞白贤秒懂，这跟他初来乍到的场景不要太像——有新演员要来了，性别男的那种。

他不禁托腮思索起这舞台剧还缺什么角色，等等，前两天刚走一个，该不会是那一个……

然而叩叩，所有人转身，卞白贤意外地看到镜面里学姐与自己对视的瞬间挑起的眉，很诈的样子，他知道聪明的自己又猜对了。

没有时间做更多反应，卞白贤瞪着镜子里的自己，看到门开了。


3.straight masterpiece

“我还是我，另一……额，性别的我。”

“停！”学姐从观众席扒着高台直接翻上来，杀气腾腾地仿佛自带硝烟特效。“卞白贤你现在是女人，女人懂吗女人！”

“你干脆换演员我演不来。”彩排叫停十几次卞白贤也来了脾气，“本来也是硬被你拉来的。”

学姐一剧本拍他假发上，“上台演过几次了你说换演员？以前你演女人不也演得来吗，现在闹什么闹？”

“那你让金钟仁不要看着我！”

“关金钟仁什么事！”

“他总那样看智障儿童的眼神我超跳戏！”卞白贤摘了假发坐地上扇风，“学姐我和他八字不合其实我和你也不合大概我和你一家都不……唔！”

学姐干脆扑倒他压他身上，“你现在很活跃嘛卞白贤。”

全场肃静了，卞白贤四仰八叉躺地上看着头顶的人，咽了咽口水。“学……”

姐字还未出口，一双手伸过来，极其熟练地一把拉走她，卞白贤看见金钟仁背对自己站着，高大又威猛。然后学姐的攻击对象显然换了另一个，卞难民成功获救。

“你干嘛老帮他？”学姐揪着金钟仁。

“我是你姐！”学姐跳到金钟仁背上。

“你给我说话！”学姐在他背后咆哮。

卞白贤曾经以为自己不可能会和这个叫他阿呆的人好好相处的，却在后来某次聊到音乐，金钟仁的耳机递过来卞白贤接过，是一支自己喜欢很久的老牌乐队，木吉他里吟唱不能更简单的唱词；再后来不经意在影院碰见，依旧是小众的电影两个人意外地包了全场，于是金钟仁坐过来分享同一份爆米花；再往后的话，就是聊到加入剧组的契机，两人竟意外都是由于伍尔芙，金钟仁转着笔说其实她很棒诶，卞白贤简直要握断他的手。

以至于再后来，聊得热络时他们干脆拒绝了化妆师的好意，两个人在大家散场后还慢吞吞地卸妆，金钟仁比卞白贤还生手，有次聊到某本书的某一段太激动居然洁面乳流进嘴巴，苦得他漱口好几遍，卞白贤稳住头箍倚着洗手池笑倒。

“你经常那样吗？”并排停在信号灯前，卞白贤转头问他：“拍陌生人脑袋。”

沉默一阵，金钟仁伸手过来挠了挠他的头，却不回答。“绿灯可以走啦。”

盯着他的眼睛卞白贤就想说金钟仁好像真的蛮帅的，如果说自己的寡言是因为不善斡旋，那金钟仁的大概属于沉默是金。

再就是，卞白贤发自内心觉得自己是个先知，因为金钟仁居然真的是自己校友。挺起骄傲的小胸脯，卞白贤摇摇手指想自己可还是大他一届的前辈。后来金钟仁某次听到他这样和剧组同事吹嘘，明明是反方向还刻意转回来站到他旁边拿手从他头顶比到自己嘴巴。“并且是有点迷你的前辈。”

再或是，偶然在校园碰见了，高冷小王子卞白贤本该端庄地点头问候却被压到他的臂弯下一招制敌，金钟仁还一脸无谓地打哈欠。“好困哦昨天排那么晚你不困吗？”

更有甚者，只是在某次图书阅览室碰见金钟仁后那个人居然每个周末传简讯给自己说喂我借了几本好书还占了玻璃房的座你要不要来。

卞白贤在环形路上绕了好几圈，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大家说金钟仁是个尤物。

“自由。”金钟仁跨着高头大马在风中低头看向自己，“因为自由，奥兰朵。”

背景乐骤然停止的寂静里，卞白贤破天荒忘词了。


4.clap along

道具师扬着手示意拉起聚光，迷宫中卞白贤失魂落魄地奔跑着，巨大的裙摆华美却累赘，一脚踩到，翻飞着长发他跌倒草地上。

“大自然，我是你的新娘，请让我归向你。”他将掌心贴紧了大地。

退到后台卞白贤又下意识要去找那双眼，之前每次彩排的时候金钟仁总要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囧得他一开始别扭地连台词也说不好。现在正式演出金钟仁当然不能再倚在舞台随便哪一角看他，卞白贤反倒想要去找。大家都夸他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演得真妙，卞白贤干笑着知道自己分明是本色出演了。

一转头却发现金钟仁早就在看着他，意外顺利地对视上了卞白贤反而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金钟仁倒远远地先朝自己做口型，大概是：“你很漂亮。”

他想起曾经在那样一个午后，金钟仁吹着马克杯冒着的水汽，把卞白贤的眼角都暖湿了，反倒更看不清朦胧背后，他会是何种眼色。

“你说奥兰朵沉睡那么多年，醒来之后怎么会那么坦然就接受自己性别转变的事实？”

卞白贤揉着眼睛，想了想说：“大概作为男人的时候，他受过的折磨太多。”

“你是指他本来也不想做男人了？”金钟仁似乎在笑。

“我是指，他都经历过那么多波折，再多这一个也激不起多大波澜了……哎呀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伍尔芙好了。”

合上杯盖金钟仁伸手将它推过来，“凉得差不多了，还有你刚是诅咒我英年早逝吗？”

捧着水杯卞白贤还没来得及反驳他又支了头开始天马行空，“诶我觉得你扮女装会好看。”

一秒炸毛的卞白贤当时认为自己是在无形中又被黑了身高和外貌，还拍着桌子对他说教，说什么男子汉不一定要像你那样才算，我这种精神上的巨人也算等等等等。

金钟仁却不再回嘴，低头笑着一副很受教的装乖模样，气得卞白贤有够呛。

然而现在，再想起他玩笑般的称赞，一时间卞白贤呼吸屏住怔怔看着金钟仁绕过隔在他们中间的人慢慢走过来那一脸调笑的模样，有一种跨越世纪，跨越星河，跨越性别的错乱感。慌得他居然随便抓了个谁扯着不着边际的话，金钟仁却在他身后站定了，就那样等着。

后颈酥麻了一块，或许是他视线的着陆点，卞白贤拉着人家衣袖不让对方终止这次对话，那人居然眼神越过自己往后看去。“金钟仁你快拖走这个人我要去洗手间很急诶。”

话音末尾身后一只手伸来，轻轻按着自己的手腕，还没有做出拉的动作，卞白贤就魔怔一般松了手。在那人如释重负的嘘声里，金钟仁的笑意就有些听不真切了。

“Will you marry me?”他的手滑到自己指尖，金钟仁单膝下跪，上挑着眉。

卞白贤惊得几乎要缩回手，然而金钟仁又添了一句。“Dear Orlando.”

所以这还是戏，卞白贤哈哈哈地笑着说金钟仁你的假发好丑，心内一角塌了也不知是因为什么，酸得他一阵眼热。

当大家举杯庆祝上座率达到新高度，纷纷为第一主角卞白贤鼓起掌来的时候，酒桌那头的金钟仁静静看着自己。

仰头将红酒喝完后的那个要哭的表情，金钟仁几乎是以审视的眼神目击全过程，他知道自己还是没能骗过去。

“好啦下次不逼你喝酒，笑一个嘛。”学姐拿手指向上戳着他两侧脸颊，卞白贤的情绪突然有些复杂。

“不好意思我头有点晕，先回去了。”抓起自己的包，然而有一个人动作比他还快，卞白贤看着自己抓空的手深深吸气。

金钟仁将包甩到背上，看着自己。“我送你。”


5.sweetest sadness

金钟仁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欠身向卞白贤鞠躬。“我随东南风而来，女士。”

“那，你什么时候要离开呢？”卞白贤向前一步。

金钟仁看着远方，纸质的花瓣撒下来，掉落一些在他们的肩上，他转身朝自己笑起来。“东南风再起的时候，我就该离开了。”

卞白贤最近又把伍尔芙的书都借来重温了一遍，女性作家往往在情感描写上要比男性高明一些，虽然金钟仁曾说那是伍尔芙在借机发泄而已，她还是把男人想得太坏了些。

“没有啊，”卞白贤不赞同地反驳，“舒朱迪就很完美，你演的那个。”

“可是你最后还不是不肯和我走。”金钟仁也难得地较真。

“因为我还没有想好我要什么，你想要自由，谁知道你会不会为了自由抛下我。”

“分明是你想要自由吧，你不想和任何人捆绑，你只需要一个情人，和我上床也仅此而已。”

“我没有！”卞白贤涨红了脸，“你说的是奥兰朵，又，又不是我……”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卞白贤的语气一下子低了好多，“奥兰朵不会老，如果换做是你，你会愿意看着你喜欢的人，在你面前衰老，死去，却无能为力吗？”

玻璃房外面种满了长青的植物，环绕着好像他们误入了某个秘密花园。气氛莫名沉了，卞白贤眼神极不自在地看向旁边，一会儿又转回来瞪金钟仁。

“你，你干嘛不讲话了。”金钟仁歪嘴一笑他又没底气地低头，“你还是不要讲好了。”

“卞白贤，”金钟仁突然趴在桌子上看他，“你毕业后要做什么？”

卞白贤终究没有给出回答，答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拿什么回复金钟仁。你会说他可以继续做话剧演员啊，薪水也蛮可观的。可是卞白贤的志趣不在此，要说自己现在担任主角也只是大学生活里的调味剂而已，何况奥兰朵他不能演一辈子，观众会腻，他自己也会。

你可能还会说那可以演别的啊，卞白贤无语地摇头说：“我很懒的，懒得琢磨新的角色。”

所以当金钟仁问起他以后，他是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

他们两个，已经是可以一起聊以后，聊未来的关系了吗？卞白贤僵着肩头不能判断这一进展是喜是忧，不知道该摆个什么表情才应景。

金钟仁低头把书合上一本一本叠起来，没有再问。

于是晚上约好的夜游也没了进行下去的理由，卞白贤尴尬地抱着手臂走在前面，听得见金钟仁比自己慢了半拍的节奏跟着走。

途中经过公告栏，上面贴的是奥兰朵的宣传海报，金钟仁穿着骑士服邀请自己上马，旁边的配字是“一起走吧”，而那上面的自己眉眼间都在传达拒绝的讯息。

不自觉他又想起那天晚上金钟仁送自己回去，曾经说过一句不太好懂的话。

卞白贤停下来回头，金钟仁也默契地没有再走，路灯下他的轮廓有些模糊，就像每一次隔着水汽的他一样，好像故意不要自己看清楚似的。

起风了，路痴的卞白贤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东南风，而金钟仁又是不是会像他的角色一样，追随着风远走。金钟仁走近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卞白贤好像突然懂了。

那晚他说：“最甜的糖，是泡在咖啡里的。”


6.clever trick

头顶的灯灭，舞台前方的地灯微弱地亮起，丝绸的大床上，金钟仁落下的手很温柔，缓缓褪去卞白贤的裙装，一手探到他脑后，解开他束起的发。

“你很美。”金钟仁的指尖穿过他垂在床沿的黑发，痒得卞白贤一阵战栗。

他倾身靠近的瞬间，卞白贤甚至能听见观众提气的声音，似乎被吸引，当卞白贤的手攀上金钟仁的颈侧，他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失去灵魂了。

小时候总是很怕看那种有鬼魂的恐怖电影，记忆犹新的是一种摄魂的妖怪，没有五官甚至没有四肢，半空中飘着，趁你昏昏欲睡的时候降落，肆意欣赏着你眼底的惊惧神色，不带一点犹豫就吸干你的魂魄。

金钟仁却好像比那还要神通广大一些，卞白贤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眼就要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金钟仁宽大的手掌按住自己的肩，他们之间只隔着薄薄一层布料。卞白贤还以为是金钟仁的体温高得离谱了，可当自己中邪一般直勾勾看进他的眼，那眼底的自己，脸颊升起诡异红霞的自己时，他才意识到失控的那个人，分明是自己。

偌大的剧院里，他觉得氧气有些不够起来。

钢琴独奏缓慢流淌，每一个音符扣响，卞白贤都觉得自己身体更沉一分。

人群中细微的惊叹声传入耳朵，卞白贤攀着他的肩动弹不得，金钟仁的吻就这样落下来。

他是想要将拇指抵在唇间的，像以前的每一次吻戏那样，逃过这令人脸红的触碰。可是金钟仁早就看穿他的伎俩，在阴影里不动声色地按住了他的手，十指相扣。

卞白贤就这样献出了自己的初吻，半推半就，也还算心甘情愿地。

“我爱你。”昏暗的光线里金钟仁在笑，说着一语双关的三个字，是台词，也是他们心照不宣的小心事。

卞白贤只觉得再不落幕自己要坏掉了。

《奥兰朵》受到观众空前绝后地追捧，卞白贤看着剧院大门的名人堂里，自己和金钟仁并排的两个名字，好像什么签字画押的契约，把自己和他捆绑住。

要绑得紧紧地才好啊，卞白贤拿出手机把那一块拍下来。

其实金钟仁的告白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是在他执意要送自己的那天。

“你是不是要考研。”并排走着金钟仁突然这样问，卞白贤的脚步有一瞬停顿，然后对方就直接走到自己面前停下来。“我姐说，你想去魁北克。”

卞白贤却打着哈哈，“学姐好八婆噢。”忽然又指着身后，“你看这里居然有个石雕……”

说着就要往后面退，金钟仁两手按住他的肩，一辆小汽车远近光灯交替着驶过这里，金钟仁的脸也忽明忽暗地投影在自己眼里。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这个我允许。”他向前走了半步，直到两人的鞋尖相对，再近不得一分，金钟仁突然向前一把将他按在怀里，卞白贤瞪大眼睛。“奥兰朵，你可以放弃舒朱迪。”

云端之上的是什么，卞白贤咬着嘴巴，想问这片夜空究竟对自己施了什么符咒，要不然自己怎么会那么期待呢？金钟仁的肩头紧了又松，卞白贤已经猜到他的下一句。

“可是我不会放开你。”

卞白贤的右耳刚好贴着他的下颚，金钟仁的声音还没有褪去少年的稚气，在这么近的距离传进耳朵里，酸酸的，是青春的气息。“金钟仁，不会放弃卞白贤的。”

“我……”

“我知道你也喜欢我。”他沉声，吐字间的气息将卞白贤的耳朵烧红了，又痒又热。

卞白贤突然就觉得金钟仁真的很精，你以为欲擒故纵是他的全部了，结果他还有一招瓮中捉鳖。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让卞白贤也莫名其妙地就恼了，抬手就去捏他耳朵，金钟仁却比想象中要吃苦耐劳，他只是吃痛地哼了一声，双手却还要死死圈住卞白贤。

不知道突然哪里冒出来一辆电瓶车，小老头看到这有伤风化地一幕用力鸣了喇叭，卞白贤手忙脚乱推开他。

“你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卞白贤凶他。

一小圈回音里，金钟仁却意外地沉默了，卞白贤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真的很凶。天上的星星没有一颗，飞得很矮的蜻蜓也暗示着马上要下雨了，卞白贤原地局促不安地抓自己下巴。那个学弟一旦不说话气场就很强大，纸老虎卞白贤也不敢再瞪他。

“卞白贤，”金钟仁突然把书包卸下来递给他，卞白贤愣住他就抓住他的手要他握紧。“你知不知道什么糖最甜？”

看着地上交错的影子，卞白贤却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回答。

“最甜的糖，是泡在咖啡里的。”金钟仁倒退着，一步一步拉开了影子的距离。

“你就是我的那颗糖。”

卞白贤再抬头的时候，金钟仁已经不在了，地上孤零零的是自己的影子，他突然有点难过。


7.will you

Ending的时候几乎所有观众都起立，喊着encore。

卞白贤站在舞台中间有些不知所措，面对人声鼎沸的场面他依然觉得焦虑。学姐顶着伊丽莎白女王的一身行头跑出来圆场，无非是一句感谢，配一句抱歉，交互循环使用。

然而无用。

礼花开了一筒又一筒，音响师将音乐关掉一时间只剩这些嘈杂，卞白贤转过身去找金钟仁，踮起脚不停张望。此起彼伏的呼声中，他只觉得眼前的事物都恍惚了，人浪是杂乱无章的，像随时都能被淹没，卞白贤有些稳不住脚。

That’s me in the corner

That’s me in the spotlight

Losing my religion

那是金钟仁第一次和自己聊起音乐时，耳机里播的歌。我在角落，我在光下，失了信仰。

他记得自己当时问金钟仁有没有信仰，他身后巨大的晚霞开得正热，不留心还要以为那是他眼底的火。他却支着头看着自己，笑而不语。卞白贤收回踮起的脚，看着比眼前还有更远的前面放了空——原来在那么早以前，他们的结局就有迹可循。

恍惚里又记起高中毕业那年，他曾一个人去蹦极，站在山头上，工作人员检查过他身上所有绳索都没有问题，点头示意他可以开始了。其实下面看起来不算可怕，绿水青山，摘了眼镜也不甚能看清具体有多高，卞白贤原地蹦了两下，热身待定。

最后却没有跳，卞白贤买了瓶水坐旁边看别的人都有人陪。山上的风很大，吹得他手脚的凉了。一想到结束后连个递毛巾的人也没有，卞白贤不想让自己到那么可怜的处境。

然而现在有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围绕在自己身边的这些人，正无形中扭转自己的命运。

掌心下埋进一个偏高的体温，回过神是有人执起他的手，一低头，是金钟仁半跪在他面前。他换了一身笔挺的礼服朝自己眨眼，卞白贤还没有弄清楚状况，他低头吻上自己的手背。

“Will you marry me?”

金钟仁的瞳色太深了，好像在说这不是儿戏，一切重演，卞白贤怯了，不敢定夺。

观众席倏而安静了，骤然地耳根清净里卞白贤想要摸一摸自己的脸有没有崩坏，又觉得这举动会显得很蠢。那该怎么回应？英语还是国语？以奥兰朵的身份还是卞白贤？

他是在过了很多天才意识到自己在那时候居然克服了社交恐惧症，而金钟仁让他满脑子只有求婚，求婚，求婚。

见他没反应，金钟仁加重语气。“Will you?”

年三十晚上卞白贤被扣押在家里刷碗，一般家里人哪会让男孩子收拾厨房，他们堂哥表弟们都在客厅和家里的一群老头对酒当歌，可卞白贤不会那个，连句新年快乐都会说成饶舌。

“你看，你现在不是很口齿伶俐嘛。”刚放寒假的时候，学姐就迫不及待把大家喊出来聚一聚，卞白贤的冷笑话一个接一个逗得全场捧腹，学姐拍着他的肩颇有媳妇熬成婆的自豪感。

后来卞白贤摸索出自己的社交恐惧居然只对剧组免疫，面对别的人，症状照旧。

早早就和客厅的家长道晚安，声音小得完全被春晚节目盖过，没有任何人听见，挠着下巴卞白贤自顾自往楼上走。窗户拉开一点，焰火红的绿的，绽放又凋零，一如卞白贤的情绪。

飘到高空，又快速坠落，起伏不定地。

他靠在书桌上看夜景，看着红灯闪烁，明灭地倒映在玻璃窗上，把房间都照亮。

卞白贤枕着胳膊指尖随着红灯一闪一闪在桌面上一点一点，他想说是因为过年车流量大的缘故吗？怎么红灯竟然能亮这么久。

愣了一秒他突然站起来扒着窗沿往下看，他家楼下什么时候有过信号灯？后知后觉卞白贤敲着自己脑袋简直要笑死了，伸长了手臂对着那盏“红灯”做出发射的动作。

然后绿灯就亮了，金钟仁举着灯牌从那后面探出头来，小雨把他的头发打湿成一缕一缕的，看起来有点惨，卞白贤红着眼睛吼他。“不知道要带伞吗笨蛋！”

金钟仁却只是笑，深黑的羽绒服沾着水渍在绿色的灯光下荧荧亮着，就好像底下这个男孩，为他搬来了一片萤火之森，在这场冬夜的细雨里。

卞白贤转身就要去找伞，金钟仁却喊住他。

恰好零点的钟声响起，家家户户的电视机传来众人的欢呼，金钟仁高高举起绿色的灯牌，在光是呼吸就能呵出一片白气的寒冷里，高声喊道：“阿呆，新年快乐！”

卞白贤哽咽着破了音，“你也是，新年快乐！”

不远的空地上彩色的焰火拔地而起，砰的一声，伴随着爆破的回音。

金钟仁指着绿色的那一朵，回身看向卞白贤。“绿灯了，你要跟我走吗？”

火花绽放在高空，同样绽放在他的眼底，这个被大家叫做尤物的男孩子，受人欢迎的男孩子，此刻眼里却只有焰火，和自己。

过往的某一幕与眼前的火光重叠，卞白贤记得自己还欠他一个答案。

“I do.”他双手高举，视线向下对视着，在头顶比了一个爱心，他说：“Yes,I do.”

夏季里金钟仁问了两次的问题，在这个春冬相接的十二点里，卞白贤同样答了两回。他想说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还有谢谢你，金钟仁，谢谢你愿意等。

《奥兰朵》收官那个晚上，金钟仁送他到宿舍楼下，道晚安的时候卞白贤突然拉着他的衣袖说对不起，对不起在那么多人面前不回答你。

“你知道的，我很胆小。”当时卞白贤这么说，“所以，如果你已经不愿意等，我也OK……”

“我会等。”金钟仁将他的手绕进自己掌心，燥热的夏夜里捂出满手的汗，卞白贤却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安心，都冷静。

“最初决定养你这朵壁花，我就做好了等的打算。”金钟仁沉着地看着他的眼睛，“壁花的花期是一辈子，一生只开一次。”

“我怎么也要等到那一天的。”

卞白贤打开伞让它旋转着降落，金钟仁稳稳就接住。他将伞撑着高高的，这样才不会挡住卞白贤和他的四目相对。雨下得大了，街道上玩焰火的小孩一溜烟跑得无影踪，整座城都被雨困住，惆怅得好像只剩他们两个，与黑夜和冷雨格格不入的，明亮的两个。

卞白贤突然有些感慨，挽着窗沿，分明是陌生的台词却信手拈来。“亲爱的舒朱迪，现在起的是北风，你还是要带我走吗？”

“是的，奥兰朵。”金钟仁默契地接得好顺，“作曲家马勒曾给他的妻子写信，他说：‘这里少一个四分休止符，但是我允许。我甚至允许你这里少一个半休止符。是的，对你我什么都允许。’所以——”

金钟仁郑重将伞摆在一旁，在雨中，在荧光下，在万家灯火里，欠身鞠了一躬，向着卞白贤的方向伸出一手，落下一个隔空的手背吻。“亲爱的，我对你同理。”

那些雨好像落在金钟仁的眼里，荡漾了一池的温柔。卞白贤大笑着伸出手与他遥望着，每一滴雨打在手背上都让他更清醒。他想说伍尔芙对不起，可我不得不，必须改掉你的结局。

Because I do,forever and always.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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